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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菜场偶然见有
鱼腥草，颇觉惊喜，想想已
经有多年没吃过鱼腥草
了。但我终究还是没买，因
我家小孩对茼蒿、香菜等
有奇特味道的蔬菜有些抗
拒，再说李时珍不是说“小
儿食之，三岁不行”吗，既
如此，我还是谨慎点为好。

在我国西南一带，喜
爱吃鱼腥草的人甚多。但
我在鄂西北的沮河边长
大，记忆中的鱼腥草都是
和草药有关的。

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
末，当地山乡陆续有脑膜
炎病例出现，而且传染得很邪乎，也没有
疫苗和特效药。为了预防，学校就组织学
生和家长采集中草药，在赤脚医生指导下
熬了来分给大家饮用，其中就有鱼腥草。
当时我还不认识它在野外的模样，也就没
有采到，至今还留有遗憾。当然，留在记忆
中的，还有草药汤那种难以忍受的苦涩。

两三年后，我转到县城上中学，坐在
我后排的一位女生不幸得了脑膜炎。万幸
的是，当地医生对付这种疾病已经很有经
验，从死神手里挽回了她的生命，但遗憾
的是留下一些后遗症。当时我还在心里嘀
咕，难道她没有喝过中草药来预防吗？这
位女孩原本成绩很不错，得病后学习成绩
大幅下降，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脑膜炎
这种疾病危害的认识。

有了这些经历，再在山野间看到鱼腥
草时，不由得多了一份热情。即便不是用
来治病防病，那满山坡茂盛的鱼腥草开着
小白花的时候也是蛮好看的呢。

我们通常所说的鱼腥草小白花的花
瓣，其实是它的花托，真正的花是在穗状
花序上直径毫米级的小花。叶子揉碎了，
可以闻到鱼腥的气味，这是因为植物体内
含有鱼腥草素即葵酰乙醛的缘故，鱼腥草
也因此而得名。在分类上，它属于三白草
科蕺菜属。

蕺菜是中国古代对鱼腥草的别称之
一，蕺蕺有丛聚、茂盛之意，符合鱼腥草生
长特点，“万事皆天意，绿草头蕺蕺”（唐·
贯休）。蕺菜一名可追溯至吴越春秋时期，
几种史料均记载有越王勾践嗜蕺一说，而
勾践采集蕺菜的小山便位于浙江绍兴，因
此名为蕺山。蕺山晴眺至今仍是当地盛
景，蕺山上还有一个蕺山书院，这个书院
由明末儒学流派“蕺山学派”开山人物刘
宗周设立，刘宗周曾写有《采蕺歌》：“上山
采蕺留山阿，衱蕺下山日午蹉。”刘宗周学
说以“慎独”为其核心思想，他本人也是很
有气节的一个文人，清兵攻破南京后，效
法伯夷叔齐绝食而死。

《吴越春秋》还提到鱼腥草的另一个
别名：岑草。唐代诗人杜牧有“敬岑草浮
光”之句，也可以附会到这一典故中来，大
约是感慨当时江南已经没有食用鱼腥草
的习俗了。古时靠天吃饭，难免遭受饥荒，
能够食用的东西自然不会被忽视，《齐民
要术》中曾记录用蕺菜做腌菜的方法———

“作蕺菹法”。现在鱼腥草也有凉拌、烹炒、
煲汤等食用方法，泡茶喝据说也不错。

鱼腥草在中医典籍里出现得更多，比
如《本草纲目》等文献均提到可用鱼腥草
治疗痔疮，这常常会让人联想到勾践尝粪
一说是否由此功用讹化而来。

但是鱼腥草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所
以李时珍有“小儿食之，三岁不行”之说。
国家食监局在 2006 年暂停 7 种鱼腥草注
射剂的使用、注册申请及受理和审批。这
几年因为马兜铃酸致癌的原因，含有马兜
铃内酰胺的鱼腥草也备受关注，但从反应
途径来看，鱼腥草含有的马兜铃内酰胺类
型与马兜铃酸代谢中的马兜铃内酰胺 I
有所不同，应区别对待。至于西南地区肾
病是否高发以及是否与鱼腥草有关，还需
深入调查和研究。当然在研究结果揭晓
前，鱼腥草的食用及药用还是慎重点好。

慎重使用不等于停止研究。据文献报
道，鱼腥草含有的葵酰乙醛确实有抑制金
黄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菌、肺炎链球菌
等病菌生长的作用，鱼腥草有效成分的抗
病毒作用也有实验初步证实，有必要开展
深入的研究。是爱是恨，对鱼腥草的这一
场斗争显然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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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转机 开启精彩
刘加平

院士忆高考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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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题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
战斗力关系的认识》的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
讯》，引起人们关注，尤其结语中延伸的“蟋蟀是一
种负载中华文化的民族昆虫”的提法，成为争议焦
点。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文章作者、中国科学
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天嘉博士。

《中国科学报》：有人质疑蟋蟀负载中华文化这
个提法，称其“民族昆虫”不合理，你怎么看？

陈天嘉：“民族”是就人类而言，昆虫当然谈不
上什么“民族”。“民族生物”是指特定民族社会及其
文明与之发生特殊关系的生物。这涉及另一门新学
科“民族生物学”，它研究当地人在特色文化和独特
自然环境下，与当地独有动植物进行有趣互动，产
生的独特文化现象。中国斗蟋、巴厘岛斗鸡、西班牙
斗牛都值得研究。科学人类学家还从某个区域或民
族文化的视角，研究自然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价
值观和行为方式。“民族昆虫”的概念可以从这些意
义上理解。我在这篇文章中谈的是中国的蟋蟀品
种，尤其是博戏蟋蟀。其实，只要结合语境和民族生
物学，就不会误读我的原意。

关于中华文化，我们会联想到传统儒释道等哲
学和宗教思想层面的东西，比较高大上。但文化也

存在于民间日常生活中，有器物层面的体现。宋代
以来，中国历史上皇家贵族、文人墨客、市井百姓都
曾一度喜爱斗蟋蟀，大书法家黄庭坚甚至赋予蟋蟀
五德标准。中国人在斗蟋器具、比赛规则和产业等
方面产生了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至今，山东宁阳、
宁津、台湾新化镇等地还有成熟的斗蟋文化产业。

从全文看，这句话是结论之后的延伸，呼吁大
家能从更健康的角度去关注中国蟋蟀文化，关注合
理的资源利用与开发。用蟋蟀赌博是违法的，过度
捕捉蟋蟀也会对物种和环境造成破坏。

《中国科学报》：这项研究如今引发网友关注，
你怎么想？

陈天嘉：感觉很意外，其实这只是一个小众的
研究方向。我原来在历史学系从事科技史研究与教
学。团队多年来一直坚持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文化资
源，从当代科学的视角整理传统自然知识。我们研
究过单质砷、秋石、人部药、尿疗、食用胚胎等，研究

人们制造、加工、使用它们的科学原理和历史依据。
除了史料研究之外，也做模拟实验，使用当代检测
手段。研究对象是旧的，但力图有新的视角和手段。

研究贵在求知，我们基本没有受到国家研究基
金专门资助。这样的研究，读者少，引用率不会高，
不会给刊物提高影响因子，审稿人也不好找。现在
有学科外的读者注意到，也算是幸事吧。

我多年给研究生上“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现为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一些读者注意到了我的身
份，我视为鼓励和督促。学者与公众实质性社会互
动的机会很少，不同知识背景、视角乃至立场，对问
题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我偶然遇到了这个机会，觉
得还好，大家理性讨论就好。

《中国科学报》：你当初怎么想起研究蟋蟀的？
陈天嘉：国际动物行为学界把蟋蟀作为模式生

物，研究其行为方式和身体器官与战斗力之间的关
系，用于发展争斗机制和策略的理论模型等。我的

研究受《自然》上发表的德国动物行为学家霍夫曼
等人《飞行能恢复蟋蟀战斗力》，以及加拿大生物学
家贾奇等人的《雄性斗蟋的武器》（发表在

）的启发。两文都提到，他们的工作从中国传统
斗蟋蟀经验中获得灵感，进行了严格的科学验证。

事实上，中国关于蟋蟀的历史文献和民间经验
还有很多，从科学史角度一定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
内容。大家议论的这篇文章是我系列研究中的第四
篇，前三篇相继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古
代至民国时期对蟋蟀行为的观察和认知》）、台湾人
类学刊物《民俗曲艺》（《中国斗蟋蟀博戏中的芡草
与芡法》）、《中国典籍与文化》（《中国传统蟋蟀谱研
究》）上。

《中国科学报》：把蟋蟀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你
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什么？你又如何看待这项研究
的价值和意义？

陈天嘉：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者，多把注意力聚

焦在中国人对蟋蟀生活习性和形态等方面的认识
上。而我从动物行为学视角研究斗蟋博戏，这是新
的尝试。我尽力搜罗迄今仍存的所有蟋蟀古籍和今
人著作，通过民间走访还找到了新的蟋蟀典籍。我
也做了田野考察，走访北京地区的斗蟋赛场，聚焦
历史上和民间对蟋蟀行为特别是战斗行为的相关
认识，使用动物行为学的概念框架提炼和分析，看
一看哪些内容有待科学验证，哪些能够为今天的行
为学研究提供启示。

说到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是做基础研究经常
讨论的。今天，当我们在谈一件事情价值意义时，更
多是与经济效益相关，但可能忽略了学术价值。历
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其目的更多在于弄清楚一个
历史事件或澄清一个思想观念。像我研究中国历史
上如何认识这个昆虫，产生了哪些知识，把这件事
弄清楚了，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事实上，研究蟋蟀也的确很“有用”。比如仿生
学，荷兰研究者利用蟋蟀尾须感受气流的原理制作
了人工蟋蟀毛，应用于飞机机翼上的大型传感网
络。又如蟋蟀斗败后恢复战斗力的情况，以及动物
行为中的“替代活动”，是否能够有助于理解人类的
拖延症等心理问题，也很值得研究。

蟋蟀成为“民族昆虫”，合理吗
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博物古今

银裴钢于 1970 年留影

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经历了中
国 40 年来重大的历史变革、转折和发展。

无疑，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上大学，我不
知道我能做什么；没有大学时的努力学习，我也
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

不留遗憾，脱下军装为高考

我家在陕西省大荔县伯仕乡平罗村，村里有
1000 人左右。我们村早先属于渭南地区朝邑县，
上世纪 50 年代修三门峡水库时并入大荔县。

我父亲在乡政府工作，母亲带着我和我弟
弟、妹妹在农村生活。那时家里很穷，每到春夏之
交，经常缺吃少穿。我们从小除了做家务活，还要
干农活。在我们看来，干农活是辛苦的代名词。

小学、初中我都是在村里上的。“文革”期间
学制改动，原本是小学初中 9 年制，我们 7 年就
读完毕业了。我从小念书就好，被人称为“大头娃
娃”，夸我聪明。确实，念书对我来说很轻松，我的
学习成绩也一直很好。

我的高中是在大荔县朝邑镇的朝邑中学读
的。那时没有高考，所以 1973 年年底高中毕业后
我就回乡务农了，那年我 17 岁。

村里派给我们高中毕业生的活儿，是拉板车
往地里送肥，这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非常辛苦。
后来我又被安排当过给棉花苗打农药的技术员，
还被派到别的地方做过几个月的临时工。

1974 年春天，村里来了 100 多名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他们都是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应
届高中毕业生。我常与他们一起干农活，相处得
不错，秋收后还在一起排练文艺节目。

就在这年冬天，部队来征兵，我报了名。很幸
运，我成为了一名军人。记得那年年底的一天，我
随一群新兵上了辆运货物的闷罐子火车，坐了几
天车，在元旦前两天的一个后半夜，到了山西省
原平县上阳村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被拉到一个山
沟，这是部队的所在地。新兵训练结束后才知道，
我们部队是总后勤部的一个军需库。

当时我们战士主要有 4 项任务：训练、仓库
搬运、执勤、农耕生产。仓库搬运包括搬进和运
出。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三天三夜没睡觉，从库里
往外搬货物，那些军需物资要运到唐山救灾。

部队很能锻炼人。第一是严格执行命令，命
令来了必须服从；二是锻炼人的意志力，训练、劳
动强度常常超出人体承受上限，更不要说冬天夜
里执勤，气温低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另外，部队
里还有政治学习、体育锻炼，入伍后我慢慢学会
了打篮球，做各种器械，如单杠、双杠、跳马等。可
以说，我的好身体是在部队练出来的。

1976 年，“文革”结束，国家形势开始发生变
化。到了 1977 年 10 月，机会来了，听说地方上要
恢复高考了，我们就打听在部队能否参加高考。

很快，正式通知下来，军人不能参加地方高
考。后来又听说军人可以考军事院校。11 月初相
关文件下发，要求报考者年龄在 20 岁以内，而我
已经 21 岁，超龄了！

面对如此诱人却又与我无缘的高考机会，我
面前出现了一道难题：是留在部队等着提干，还
是回家参加高考？其实这两者皆有风险，前者必
须升到排级干部才可留下，否则过两年还是复员
回家务农，而后者，假如考不上，或许错过了部队
提干的可能……

纠结一段时间后，我又得知，我的同学以及
我认识的知青中已有人考上了大学，而我的高中
学习成绩比考上的同学要好。这个消息促使我下
定决心作出选择———复员回家，参加高考。

1978 年的老兵复员一直拖到 4 月份才进行，
我回到老家时已是 4 月下旬，接着还需到县武装部
办手续恢复农村户口。忙完这些，已经进入 5 月。

不畏艰难，80天拼搏终如愿

1978 年的高考考试时间是 7 月 20 日，算下
来，我只剩下 80 天的复习时间。

几年没学数理化，基本的概念如对数、三角函
数等都不记得了。好在，书一翻开，我还能回想起高
中上课时的情形，对这些知识也渐渐恢复了记忆。

我每天都学习十五六个小时，先是用十天左
右时间将高中课本中简单的内容学习一遍，然后
开始做题。我曾到高考复习班听过两节课，但感

觉不太适合我，就还是自己看书、做题。
有一次，我在父亲所在的县政府看到乡教育

专干手上有一套书，是 1977 年各省市高考题集，
共 4 本，数学上下集两本，物理、化学各一本。我
特别“眼馋”，问他能不能借我看看。他说不行，因
为只有这一套，很多人要看。我说我看得很快。他
问要多少天？我说三天。他很惊讶，然后很痛快地
借给了我。

我看这套考题的方式是，会做的题就翻过
去，不会就划出来，思考完就做，会了就过。两天
后，教育专干问我：“明天能还给我吗？”我说我现
在就还。当时总共看了两天半吧。这套书很有用，
尤其是福建、安徽等省的考题对我帮助特别大。

这期间，父亲也时不时地请人帮忙将县中学
的考题、模拟题拿给我做。高考前，我做了一套模
拟试题，相当不错，这让我对高考有了一些信心。

考前一个月填报志愿，这方面的信息我了解
不多，妹妹比我小几岁，刚高中毕业，她告诉我一
些信息。那时对我们来说，西安就是最好的城市，
和北京、上海一样好，所以我报的基本都是西安
的大学。第一志愿填的是西北大学物理系、化学
系，第二志愿是西安交通大学。

7 月初拿到准考证，接着就是高考了。记得
考试是在朝邑镇中学，我早上骑自行车去，中午
吃自己带的东西，休息一下，下午接着考。

顺利考完后，我又和从前一样，到村里干活。
当时村委会正在扩建几间房，我便去当小工，挑
水将砖浇湿、拉砖、递砖等。

有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看书，村团支部书记
来我家了，高兴地说我考上了，让我第二天到乡
里去拿成绩单。

第二天，还没去拿，我妹妹就给带回来了。总
分是 357 分，其中物理、化学都是 90 多分，政治
70 多分，数学因一些知识点不明白考了 59 分，
语文最差，只考了 40 多分。

当时村里有四五十人参加高考（包括知青），但
考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人，还有一位考上了中专。

现在回过头来看，考上大学是我人生中最兴
奋的三件事之一。这三件事按时间顺序分别是：
考上大学；45 岁时获评建筑物理学科的第一位

“杰青”；被评为院士。
一名教授突然得知自己当选为院士，那对大

脑的刺激量是相当大的。但我感觉，考取大学的
刺激量超过当院士。

不辞辛劳，如饥似渴争朝夕

我是 9 月 10 日左右收到西北大学录取通知
书的，国庆节后开学。

我家离西安有点远，那时交通不发达，要转
几趟车才能到，刚巧认识一个人说有车到西安，
让我搭顺风车，是运造纸厂纸浆的罐子车。这样，
我在 10 月 2 日就到了西安，是班上第一个到校
报到的，后来还帮着老师接待其他到校的同学。

当时物理系有 3 个专业，每个班 30 人。记得
我们班年纪最大的是 1943 年出生的，最小的是

1961 年的，年龄跨度很大。男女比例也不对称，
全系 90 人，只有 10 个女生，我们班 3 个。

入校后不久开始评助学金，西北大学农村学
生多，助学金也多。我们班 30 人，只有几个同学
没有助学金。助学金分成三档，我获助的是一档，
每月 20 元，吃饭足够了。我父亲每个月还给我
10 元，一年给 10 个月，第二年我妹妹考上大学
也是一样，我们就靠着这些钱读完了大学。

进入大学，我最大的感受是，真不敢相信天下
还有这么好的事，什么都免费！入学免费，到图书馆
看书免费，吃饭免费，运动也免费；什么活都不用
做，还给你钱，你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书读好。

那时我就想，大学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这就是天堂啊！在这里待着，两个字：舒服。

第一个学期是适应期。上课后大家才发现，
老师讲的很多内容听不懂，开学后一个月期中考
试，大家考得都不好，我也一样。但我并不气馁，
继续认真听课，认真学习。

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但活动不多。我们
都一心用在学习上，如饥似渴。

我一般是白天正常上课、自习，晚上学到 9
点半回宿舍，班上有不少同学常常学习到十一二
点。我向来是起早不贪黑，学习、生活比较有规
律，可能是当兵时养成的习惯。我到现在也不熬
夜。在我看来，睡眠不好，熬夜是没有用的。读书
要讲效率，做学问也是，老磨叽时间没用。

那时周日可以休息一天，这天学校只提供两
顿饭，早上 9 点和下午 4 点。我们一般是 7 点先
去自习，9 点去吃早饭。之后的时间，有人继续学
习，有人出外活动。我们班男生一般会在周日下
午打篮球。晚上 6 点后，大家又都回到教室学习。
那时的读书气氛真的是非常浓厚。

经过第一学期的摸索，第二学期我开始进入

状态，学习没那么困难了。这时我也开始学会用
刊物、参考文献，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我还
喜欢看各种刊物，比如《自然辩证法通讯》，大学
4 年都在看，尽管不完全看得懂。另外，其他书也
借来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家的小说，以及
哲学书等，当时脑子里也没有文理分科的概念，
有兴趣的书都读。

不惧风雨，走向世界攀更高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我到灾区参加援建，首
先关心的不是绿色节能环保，而是安全与否。对
当地人来说，房子是否安全才是第一重要的。房
子坚固了，进一步要求实用，然后是成本、美观与
否等问题。当这些条件都满足了，老百姓才会考
虑是否需要绿色节能环保。因为节能环保是公益
事业，受益人是社会上所有人，而坚固、实用、美
观的受益人则是行为人自己。所以环保要放到最
后，而现在人们往往把公益事业和追求个人利益
混为一谈。

这一观念来自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
斯洛提出的需求层级理论。他认为，人类需求像
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
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
现需求。

我熟悉马斯洛的理论是在大学第七学期。那
时学校开了一门公共课，讲授现代管理工程理论
与应用。授课老师讲得很好，让我受用终生。那时
也使我对管理科学有了兴趣，毕业前报考了西安
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研究生，遗憾的
是有一科差 2 分，没考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
系建筑物理研究室，从此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我没留过学，是典型的“土鳖”。但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我们在地域建筑的绿色再生方面，从
研究的方法论到取得的成果，可以很自信地说，
在国际上都是一流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社会从有序到混乱，再到
当下的价值体系恢复重构；也经历了中国从贫
穷，通过 40 年改革开放，逐渐成为一个富裕国家
的过程。经历了中国这么一个历史转折、改变和
发展的时代，是很幸运的。

就我而言，在部队时锻炼了毅力，有了责任
心，到大学训练了数学、物理的逻辑体系，学习各
种知识，阅读各类书籍。可以说，没有大学 4 年的
努力，也不会有我现在取得的成绩。所以，我给本
科生演讲时，都会劝大家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当今社会科学技术
发展水平应该有基本了解才是，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素质高、天赋好的学生，应该从事科学技术
前沿研究。普通学生也应该掌握一门技能，为社
会创造财富。

希望年轻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高雅、
高贵的品质，要自尊、自律、自立，有修养、淡泊名
利，这样的人无论到哪儿、做什么都受人尊重，也
才能走向世界，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温新红采访整理）

刘加平

刘加平赴西藏指导当地建
设超低能耗建筑

1978 年参加高考，同年 10 月进入西北大
学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业学习。1982 年 7 月
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作至今。
1986 年获建筑技术科学工学硕士学位，1999
年获重庆大学建筑技术科学工学博士学位。
1995 年起先后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技
术科学研究所所长、绿色建筑研究中心主任、
图书馆馆长、建筑学院院长等。长期从事建筑
物理的理论与应用的科学研究，专攻建筑热
工与节能的基础理论和设计方法，潜心于地
域民居建筑演变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探索和工
程实践，是我国该领域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我
国建筑学学科第一个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基金“西部建筑环境与能耗控制理论研究”学
术带头人、我国建筑物理学科第一个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获建设部华夏建
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何梁何利奖、首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等。2011 年当选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

银刘加平（第一排左二）参加
学校青年教师英语进修

银刘加平为研究生授课


